江城：十层大山上一眼望三国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与越南、老挝两国接壤，是云南唯一与两个国家接壤的县，从地图上看形状像极了一只乌龟。县城位于中国、越南、老挝三国交界处，国境线长183公里，全年基本无霜，年平均降雨量2283毫米，居全省前列，属低纬度山区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行走于县城，多元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得这个边境山城显得非常奇妙，就连店铺的招牌都用“中老越”三国文字进行标识。“零号界碑”更是江城“一城连三国”的鲜明写照，“零号界碑”位于江城县十层大山，顾名思义就是翻越十层大山才能到达，而等到真的站在了山顶，扑面而来的是三国旖旎的别样风景。

“零号界碑”成就鸡鸣三国
“零号界碑”是一个三棱形界碑，建于2005年，花岗岩质地，高两米，分别用“中老越”三国文字标识，刻有三国国徽，三面正对的方向就是各自的国家。一个界碑代表三个国家，这样的奇观在中国只有两个，另一个位于满洲里的“中俄蒙”三国交界。

“零号界碑”位于江城县十层大山，顾名思义就是翻越十层大山才能到达。2006年，一条从山脚至山顶24公里的车行路贯通，车辆可借此路到达第九层大山，之后步行1.9公里的水泥阶梯到达第十层大山，也就是“零号界碑”所在地。

要去“零号界碑”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别在雨季，本身就不太好的路况经常遇见泥石流和道路塌方，可以说雨季从这条路前往十层大山是进不去的。十层大山一带为自然保护区，属于亚热带雨林气候，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这里生长着大量恐龙时代就有的植物桫椤，此外狗熊、野猪、野牛等野生动物也经常出没，不时有边民受到袭击。因此进入十层大山要有专人向导以及充足准备，而在雨季则建议不要前往。
据当地人士介绍，八层山上野猪最多；七层山抬头一线天，低头百米深谷，当地人称“断魂谷”；九层山上气候湿热，杂草丛生，成为各种昆虫繁衍的理想场所。这里有一种奇大无比的蚊子，脚杆有两厘米多长。另一种比蚊子更凶的蛘虫，类似小黑甲虫，曾有人被蛘虫咬伤，几小时后便毒性发作，拉了半个多月的肚子，至今还留有后遗症。

到达十层大山顶峰，扑面而来的是三国旖旎的别样风景。我方一侧森林茂密，飞瀑流溪点缀其间；越南一方草山连绵，牛羊散布；老挝一方则是山林与溪流交融，犹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全国不乏一个县与两个国家接壤的情况，但一座山峰把三个国家交汇在一个点的只有江城县的十层大山，正因为如此，成就了鸡鸣三国、一脚踏三国的奇妙人文地理。

龙富通道访边民互市
从县城出发，一行人乘车向曲水乡龙富通道进发。龙富通道距县城50多公里，靠近中越3号界碑的一段为7.3公里的沙石土路，其余为环山四级路。龙富通道比邻越南勐念阿巴寨通道，2008年12月26日两地正式对接。

我们到时雨依然时下时停，盘山公路绕得人头晕目眩，不时能见到在路边除草的道班工人和大片大片的香蕉林，这些香蕉树被套上了蓝色的塑料袋，预示着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而套上塑料袋就是为了防止鸟虫的叮咬。飘雨的天气并未带来凉快，反而有一种湿热的闷，感受着别样的气候，望着车窗外呼啸而过的香蕉树，突然联想到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三轮车夫》以及与越南有关的人和事……

到达龙富通道已经是7月16日的14时30分，这里呈现出的静谧和记者此前所掌握的信息大致相当。雨天的道路更加泥泞，简易的木质棚子鳞次栉比，就像修建一个大工程时形成的零时社区。当地尤其以杂货铺和食馆最多，偶尔也会出现一家卖服装的小店，有的是独立的杂货铺，有的是集餐饮、住宿、杂货铺为一体，招牌则用中、老、越三种文字进行标识。

记者首先拜访的是离越方关卡最近的一个越南商铺，刚开始尝试用昆明话，然后是普通话，最后是马普，这个越南老板娘一律不吃招，最后借助旁边一位中国本地人用哈尼话让其转达，她才大致弄懂了记者的来意。她告诉记者，她今年33岁，家就距离通道10多分钟路程。中国人最喜欢的商品有越南香皂、洗衣粉以及越南咖啡，还有一种叫白虎活络膏的中药也很热销，价格是15元两盒。打量着这间大约三米宽的越南小店，其陈列的商品还挺琳琅满目，10元钱的万宝路香烟，15元一盒的越南G7咖啡，还有8元一块的越南香皂，四五十元一瓶包装得像洋酒一样的越南酒。越南女老板旁边还坐着一个越南小美女，经打听是女老板的小姑子。仍然是沟通障碍，连比带划也无济于事，最后情急之下讲了英文，小美女居然听懂了，于是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她的名字“hum”。hum今年22岁，计划到龙富通道做生意，这次是先来她嫂子店上看看。

越南人能听懂哈尼话
龙富通道的生意人，除少量越南人和外省人外，大部分为龙富本地人。龙富通道地处曲水乡龙富村中越3号界碑，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主要以哈尼族为主，因此在边民互市时，与越南人讲哈尼话就能大致听懂，这也是本地人做生意的一大优势。记者看到，越南女老板对面还有一些木棚子，大门紧锁，她告诉记者，这些也是越南人的商店，货物就摆在里面，他们大多会在“逢三赶集”这一天过来开店。

对于大多数在这里做生意的人，每月的“逢三赶集”是维系他们生意的命脉，其余时间的人流量就稀稀拉拉，较为惨淡。人民币币值稳定，兑换方便，很受越南人欢迎，每月逢三日的赶集天，龙富通道的中国境内就摆满了中越边民所需的日用百货和边地特色产品，赶集人数愈2000。

距离这家越南小商铺200米处就是关卡，对面就是越南奠边省勐念县的阿巴寨，中国人限定的活动区域也许不到关卡就会被禁止，但为了近距离再看看，记者跟随4个随和的越南人一同前往，他们手里拿着刚买的化肥，摩托车就停在关卡越方一侧，接近关卡快100米的地方，其中一个会说边疆话的越南人善意地提醒记者建议退回。记者看到，关卡旁有两幢西洋风味的建筑，门外的几只狗也随着记者的移动警觉地移动着头部，房间里很明显看到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睡觉，门外则见不到把手的越南军人。也许这就是边境通道特色，长久以来，两国边民同饮一江水，有着共同的习俗和相似的语言，出国就犹如串门。不一会儿，4个越南人骑上摩托，向记者笑了笑便一溜烟去了。

收入依靠“逢三赶集”
李秀芳56岁，哈尼族，也是当地龙富村人，在通道开杂货店已经4年，此前她在家割橡胶、种田，问她开店、务农哪个好？她干脆地回答当然是开店，而且她认为，随着通道的发展越来越快，她们的生意将会越来越好，这也是她一直坚守在这里的原因，目前她每月的纯收入最低两千元以上，最高时超过3000元。据李秀芳介绍，她这里最受越南人欢迎的货物有打谷机、农药化肥、石棉瓦、镰刀、啤酒和白酒，甚至是鸡蛋和家禽。

对于越南人来说，大量采购一些生产资料和机电五金可以理解，但鸡蛋和家禽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为何还要到中国这边来买呢？李秀芳说，其实越南那边地很多，但一些越南人不想种，养鸡也是这样，你养就有，不养就没有。

坐在李秀芳旁边的是她的侄女张燕，她在不远处也开了一间食馆，据说生意还不错，曾经有同村的人约她外出打工，但她还是决定留在这里做生意，她认为未来的龙富通道将充满无限商机。与张燕食馆生意兴隆的状况不同，同样开食馆的重庆人张桐就显得有些无奈，她在店门前贴上了“店铺转让”的标签。张桐今年17岁，但说话投足间透露出成熟与稳重，她告诉记者，自己天生不喜欢读书，12岁就跟随父母出来做生意，此前丽江那边有个电站，他们一家在那里卖干货，电站完工后，要另找地方，后来有亲戚告诉他们这边有商机，于是今年3月份他们就来了。张燕说：“这家食管有六七十平米，连地皮带建房一共投了约3万元。我很喜欢这里的气候，但就是虫和蛇太多，前两天有条毒蛇爬进来，我最怕蛇了，现在都不知道它走了没有。”
“这里基本上都是食馆，其他行业很少，食馆的竞争太激烈了。”张桐说：“收入主要依靠每月的‘逢三赶集’，但相距10天才赶一次，间隔太长了，其实我也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好，旁边政府就正在建设配套设施，但我们小本生意，实在撑不下去了。”

“其他行业很少，食馆的竞争太激烈了。”从张桐的话中不难发现，一个口岸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一级政府的合理布局和良性引导。据了解。龙富至越南阿巴寨的四级砂石公路已被普洱市列为昆曼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支线之一；目前龙富通道已引起中越两国的重视，普洱方面已经准备在这里建盖正式的商铺，进行正规化的改造。此外，《龙富口岸经济区总体发展规划》通过普洱市级审查，目前已上报省政府审查，相信未来的龙富通道将焕发出无限商机。

曼滩村清以来就有傣民
曼滩村位于江城县的整董镇，距离镇政府8公里，这里是典型的亚热带立体农业气候，是整董镇的主要产粮区，主要经济作物有茶叶、咖啡、甘蔗、香蕉、橡胶、水果等。曼滩村104户人家，499人，傣族占了95%以上，寨子与老挝接壤。祥静美丽的村寨中每座民居四周都围着精心编织的竹篱，篱内种了花木果树。中午1时许，见不到阳光，也没有雨，偶尔闪现的老人向你投来友好的笑，屋檐下的大花猫看着记者的相机镜头眼睛欲睁还闭，缓缓进入梦乡……这是曼滩寨子一段午后的柔软时光。

自清朝雍正年间，曼滩就有傣族居住，上百年来，这里仍保留着自然生态、原始古朴的傣家建筑。与版纳、德宏以竹子为主调的民居相比，这里的民居虽然也是杆栏式建筑，但却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民居的房顶铺就的是一种黑色的瓦，走进后用手触摸才发现，这是用黑色泥土制作的泥片，用于遮风挡雨，非常通透凉快；民居的下层用来养牲口或堆放杂物，有的人家则将它变身为娱乐室，在里面放了麻将桌，有的还栓了吊床；一些巨大的圆木支撑起整个建筑，随行的整董镇副镇长白振红指着那些斑驳柱子表面说：“这些柱子都有上百年历史，都是用当时不太锋利的砍刀一点点修剪的。”

行走在曼滩村几乎见不到乱扔的垃圾，一切整洁有序，有的小路还铺设了青石板，路旁则是新建的排水渠，同样用青石板铺就，显得古朴而清爽。白副镇长说：“镇上不久前拨给村民每户5000元钱用于翻新自家房屋，下一步政府还将把人畜分离，也就是将牲口养殖搬到寨子的隔壁，两地间距离很近，村民不会因为喂养牲口感到来回奔波，这样也就兼顾了寨子的卫生。”

村寨有许多跨国婚姻
因为与老挝接壤，曼滩村跨国婚姻就有18对之多。记者采访的是一对90后年轻人，新郎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傣族小伙，叫岩罕里，他的老挝新娘也很漂亮，名字叫玉欢，也是傣族。2009年岩罕里的一个朋友在老挝寨子结婚，岩罕里去参加婚宴第一次见到了玉欢，于是向朋友打听玉欢的名字。

“也说不出为什么，反正就是喜欢，有感觉。”岩罕里说。回到曼滩后，岩罕里脑中总是闪现玉欢的身影，于是爱情的力量驱使他再次来到老挝寨子的那个朋友家，说是来拜访朋友，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岩罕里是专门找玉欢来了。

玉欢见到岩罕里感到既惊讶又暗自窃喜，实际上在不久前的婚礼上，玉欢也注意到了这个人群里出众的年轻人。见面之后，岩罕里随即邀请玉欢去曼滩玩，那时候玉欢还在上学，正逢假期，于是就答应了，但老挝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家，为了不让人说闲话，她特意叫上了自己3个同伴，就这样岩罕里带着4个女孩就往中国境内的曼滩寨子去了。

个性开朗随和的岩罕里笑嘻嘻地说：“当时没有骑摩托，我们走了6个小时才到达曼滩寨子，然后在这里玩了五六天，不敢去远，就在整董吃吃烧烤，喝喝酒，聊聊天，在了五六天，就送她们回去了。”在界碑分别的时候，玉欢似乎看出了岩罕里的依依不舍，此时玉欢提出要借岩罕里手机里的存储卡，说是回去后下载那些好听的歌曲，看着玉欢的身影消失在山谷尽头，岩罕里回到了曼滩寨子。时光就这样回转着，岩罕里感觉度日如年，他期盼的是玉欢赶快还他存储卡，这样就能见到玉欢。说时迟那时巧，曼滩寨子的一个朋友结婚了，新人邀请的宾客名单中就有玉欢，岩罕里主动请缨去接宾客，一辆微型车载着老挝宾客来到曼滩寨子，车上的岩罕里和玉欢夹在人群中，两人心照不宣，心中的那股喜乐好像即将结婚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跨国婚姻鲜有结婚证
尽管两人都有手机，但两国间的网络及手机型号不同，因此无法通电话。朋友婚礼之后的再次分别，两人只有通过“熟人带话”的办法隔岸传情。时间到了2010年12月16日，有情人终成眷属，12月16日这天，他们在老挝举行了婚礼，婚宴吃了3天3夜。岩罕里说：“高兴是肯定的，但这也是我有生以来最累的一次。在那3天当中，睡眠还不足十小时。”

按照老挝传统，在举行婚礼的3天中，女婿要孝敬老人，必须早起做挑水、烧火、蒸饭等农活，之后家长会对儿女讲述人生道理，要关心自己的丈夫（妻子），早生贵子，之后在儿女手臂上拴上祝福的红线。与中国的结婚送红包不同，老挝那边不送红包，他们会将钱拴在红线上，然后挂到新人的手臂上，婚礼上的岩罕里两只手臂挂满了老挝钱。
不过最让岩罕里难忘的还是和一群老挝同龄人一起跳舞的时光，那是一间用竹子零时搭建的棚子，当时没有电，他们租来了发电机，60元人民币1小时。起先大家跳得很正规，那是一种老挝的传统舞步，动作整齐划一，当地人称“团结舞”。之后年轻人就开始自由发挥了，再后来则干脆蹦起了迪。

“在那3天之中，我连10小时都没有睡够，刚一睡下，就被寨子里的年轻人拉起来干酒，第二天早上还要孝敬老人，但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光。”岩罕里说。老挝的婚礼举行完毕后，岩罕里和玉欢又在曼滩寨子操办了一次婚宴。幸福的一对现今过着传统、简单而甜蜜的日子，双方都是傣族，因此在语言、生活习惯上都没问题，唯一困扰他们的是玉欢的户口，由于玉欢的户口没解决，两人至今办不了结婚证。“离婚就跟分手一样。”岩罕里诙谐地说。一旁的玉欢尽管听不懂中国话（平时两人用傣族话交流），但她似乎听懂了岩罕里这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于是咯咯地笑了起来。

岩罕里告诉记者，要办结婚证必须先办户口，但这边办户口必须要有老挝那边的迁移证明，老挝丰沙里省还办不成，必须去首都万象办，还要认识人领着去，当然送礼是必不可少的。岩罕里说：“送礼这都是次要的，关键现在老挝那边对于开具迁移证明态度模棱两可，甚至很不情愿。”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曼滩寨子的18对涉外婚姻中，没有结婚证的夫妻共有3对。没有户口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没有医保，更办理不了结婚证。玉欢现今办的是暂住证，每半年就要到江城县公安局办理一次。
